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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与西

神圣与世俗：宋代佛教节日与节日生活

董德英

（青岛大学 历史学院，山东 青岛２６６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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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代佛教节日繁多，节日活动丰富，佛教既在节日宗教信仰中维持其神圣性一面，为信众提供宗教服务，同时也与普通

民众营造互动互利的和谐关系与文化交流气氛。佛教节日的世俗化倾向明显，也使佛教节日生活呈现再神圣化过程，从而进

行佛教节日生活神圣与世俗双向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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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宋代佛教的世俗化发展

宋代，佛教已超越了读经义、释佛典的研习
记诵，注重对人心性的体认与感悟。同时佛教对
佛教义理进行通俗化解读与讲演，在伦理道德方
面逐渐向儒家思想接近，同时宋代儒学吸收容纳
了佛道二教思想，形成独具特色的宋代理学，于
是出现儒佛道融合发展的趋势和特点。同时执
政者亦认为对佛道二教的适度提倡，对加强王权
政治是有益的，如宋真宗认为“道释二门，有助世
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

安可废其教耶？”（《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６３，景德三年八月）
这就使佛教的世俗化趋向更明显。

佛教除了通俗化表演外，也注重对出世入世
的调和，将佛界与世俗生活相融合，如提倡在家
修 行，“若 有 世 间 即 有 佛，若 无 世 间 即 无
佛”［１］（Ｐ．８８），佛教教规也发生改变，转向以勤俭为
主导的参禅生活。佛教的经义、教规、修行方式

等均发生了巨大改变，这就使宋代佛教呈现出与
以往不同的发展趋势，向着世俗化与平民化方面
发展，继续生存与发展的力量。日本学者竺沙雅
章指出宋代不是佛教的衰落期，而是佛教进入社
会生活的一种新型发展状态。“宋代佛教寺院与
僧侣数量增多，佛教深入社会生活，具有中国近
世佛教特色的居士佛教盛行，这种种迹象表明宋
代佛教并未衰落。”［２］（Ｐ．２）如朱熹曾反对佛教信仰
者与支持者范围扩大：“佛氏乃为逋逃渊薮。今
看何等人，不问大人、小儿、官员、村人、商贾、男
子、妇人、皆得入其门。最无状，是见妇人便与之
对谈。”［３］朱熹所反对的恰是当时佛教信徒平民
化倾向。宋代僧侣资格实行鬻牒制，僧侣许多来
自社会中下层，“自朝廷立价鬻度牒，而仆厮下流
皆得为之，不胜其滥矣”。［４］（Ｐ．４６０６）

宋代宗教世俗化也表现在民间信仰方面，民
间信仰本来就产生于民间，在宋代社会生活中处
处可见佛教、道教影踪。佛教自传入中国，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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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几千年发展，与中国社会密切融合，获得了相
对深厚的生存土壤，两宋时期延续了佛教的广泛
社会影响力，进一步与民众的社会生活相联系，
深入民众思想与生活。佛教世俗化倾向也越发
明显。

在民众节日生活中，许多宗教节日与其它传
统节日活动，几乎皆有宗教因素参与，影响了民
众的节日思想与生活。宋代宗教以一种世俗化
的状态融入社会，融入民众生活，宗教与民众生
活看似存在一定隔绝，实则两者互相渗透、互相
利用。宗教没有隔绝于民众的生活之外，而是以
一种信仰的实用力量影响着民众的日常生活，
“弥漫”①在民众的生活世界，尤其在宗教节日或
某些岁时节日，宗教与民众都以一种积极态度互
相接纳，共享同一个节日时空。宗教借助节日得
到了继续发展的生存土壤及强大的民众支持力
量，民众也在宗教的活动与仪式中得到精神慰藉
与内心解脱。

一、宋代佛教节日世俗化表现

从宋代佛教节日生活来看，宋代佛教节日活
动频繁，有四月初八“浴佛节”、四月十五“结夏”，
七月十五“解夏”和“盂兰盆节”、腊月初八“腊八
节”等。其它一些节日中也有佛教因素，这些佛
教节日与中国传统岁时节日一起组成了宋代节
日体系，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节日民俗风貌。许多
宗教元素借助节日进一步扩大了宗教影响力，渗
入民众的日常生活，使民众的生活中活跃着宗教
因子，甚至随着民间某一信仰增强形成了某一信
仰节日，即宽泛意义上的宗教节日。

（一）节日宗教元素的世俗化
许多佛教元素融入民间节日生活，成为传统

节日生活重要组成部分，如正月十五燃灯习俗源
于佛教，融入大量佛教元素，“烧灯故事，多出佛
书”［５］（Ｐ．９５）。隋唐时佛教正月十五张灯之俗进一
步发展，“灯树”“法轮”“梵声”具有鲜明的佛教特
色，“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６］（Ｐ．２６７１）。宋代
沿袭了上元观灯之俗，并使上元燃灯习俗与佛教
联系更加紧密，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载：“至
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
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神仙故
事。……彩山左右，以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
象，各于手指出水五道，其手摇动。”②此群仙图像
均为佛教中人物，手指出五道水，菩萨跨狮子、骑

白象均与佛经帮事有关。元宵节许多奢华灯饰
也带有很强的佛教色彩，许多佛教元素莲花、莲
荷、曼陀罗、佛塔、转藏、鬼子母等成为重要的节
物样式。③

七月十五也是重要的佛教节日，许多佛教元
素也融入节日生活中。七月十五日是佛教徒“解
夏”日，佛教寺院要举行“解夏”仪式，也是佛教重
要的“盂兰盆节”。《岁时杂记》载：“律院多依佛
经教作盂兰盆斋，人家大率即享祭父母祖先，用
瓜果、楝叶、生花、花盆、米食，略与七夕祭牛女
同。又取麻谷长本者维之，凡案四角，又以竹一
本，分为四五足，中置竹圈，谓之盂兰盆。画目连
尊者之像插其上，祭毕，加纸币焚之。魏国公韩
琦家祭式云：‘近俗七月十五日有盂兰盆斋者，盖
出释氏之教。孝子之心，不忍违众而忘亲，今定
为斋享。’”［５］（Ｐ．３４１）此日，“是佛弟子修孝顺，应念
念中忆父母乃至七世父母，年年七月十五日，常
常以孝慈忆所生父母，为作盂兰盆会，施佛及僧，
以报父母长养慈爱之恩”。［７］（Ｐ．１２３９）制盂兰盆，插
目连像祭之，加纸币焚之，以报父母养育之恩，成
为盂兰盆节重要内容。

在其它节日生活中也有佛教因素，花朝节
“寺院举行涅槃会，读孔雀经，拈香者至”（明代田汝
成《熙朝乐事》），九月九重阳节“诸禅寺各有斋会，惟
开宝寺、仁王寺有狮子会。诸僧皆坐狮子上，作
法事讲说，游人最盛”［８］（Ｐ．５７），“诸寺院设供众僧。
顷东都有开宝、仁王寺院设狮子会，诸佛菩萨皆
驭狮子，则诸僧亦皆坐狮子上作佛事”［９］（Ｐ．３０），制
作“埴泥为文殊菩萨骑狮子像，蛮人牵之”的“狮

①

②

③

此处参考了美国华裔学者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此
书提出制度性宗教（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与分散性宗教（ｄｉｆ－
ｆｕｓｅｄ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两种概念。见范丽珠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７年。

吴自牧在《梦粱录》卷１《元宵》中的载述与此相似，记自正月十
四日始，“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
群仙故事，左右以五色彩结文殊、普贤，跨狮子白象，各手指内
五道山水，其水用辘轳绞上灯棚高尖处，以木柜盛贮，逐时放
下，如瀑布状。又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

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吴自牧《梦粱录》卷１，杭州：浙江
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３页。
《岁时广记》卷１０“州郡灯”条引《岁时杂记》：“以琉璃肖物之形，

如牡丹、莲花、曼陀罗，又盆中莲荷、车舆、瓶钵、屏风、帐幔、拄
衣、佛塔、转藏、鬼子母等像，皆以琉璃为之。亦用云母石为灯，

及绘楮等，品类繁伙，而皆琉璃掩其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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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糕”①，许多佛教元素融入世俗节日生活。
（二）皇帝、官员的主导与参与
宋代节日生活中皇帝、官员主导并参与，点

燃了节日气氛，带动了节日发展。如正月十五元
宵节，皇帝宣扬出于“徇民心与民同乐”［５］（Ｐ．１１０），
“为民祈福尔”［１０］（Ｐ．１１２０２），“虽人主游幸，本是为
民”，“陛下俯徇众心，欲同民乐，勉出临幸，非为
嬉游，若乃时岁丰和，人物康富，以为乐事，亦是
人情”［１０］（Ｐ．４５４７），“非有意于自逸”，“非为嬉戏”，
而是时岁丰和、国泰安康，为徇民心而在节日期
间“与民同乐”。节日期间纵士民观灯，教坊陈百
戏 演 出，节 日 夜 生 活 时 限 延 长，游 人 甚
乐。［１１］（Ｐ．２６９８）正月十五日，帝王先幸寺观焚香，
大宫观寺院等宗教场所也驾起山棚，张乐陈灯，
与观灯夜游的欢乐融为一体。宋徽宗时每年元
宵夜，彩山上挂着“大观与民同乐万寿”“宣和与
民同乐”②的金字大榜，皇帝亲上宣德楼观灯并赐
酒给楼下仕女，皇帝的主导与参与，点燃了节日
的浓度和热度，渲染了节日的热闹气氛。皇帝参
加节日游幸，路上会出现民众越诉喊冤现象，皇
帝对此不仅不严责，而是采取赦免等宽容止息态
度，③这既显示皇帝恩典与美德共存，又为欢乐节
日增添了浓重一笔。

宋代寺院的日常秩序与政治秩序之间也出
现了一种紧密而微妙的配合，节日期间皇帝去寺
院行香，寺院亦祝君主万寿无疆。陈垣在《清初
僧诤记》说：“当宋室全盛及南渡，君相皆崇尚三
宝，其时尊宿，多奉敕开堂，故有祝颂之祠、帝王
之道、祖师之法，交相隆重。”［１２］（Ｐ．９０）宋代寺院住
持的上香祝辞顺序：先祝当时皇帝“万寿无疆”，
次祝地方长官“常居禄位”，最后酬谢佛教祖师
“法乳之恩”。［１３］（Ｐ．４５３）一方面皇帝主导参与节日
活动，另一方面寺院日常秩序与政治秩序相配
合，传统社会政治王权制约和影响着宗教活动，
支配引导着世俗思想和活动，佛教活动也因与政
治层面结合，使其世俗化气氛更浓。

（三）参与主体与宗教活动空间扩大
佛教节日宗教仪式活动及宗教空间向民众

开放，民众观看参与宗教活动热情高涨。金盈之
《醉翁谈录》对四月八日民众参与相国寺浴佛过
程有详细描写：天刚明时，都城士庶、男女、老幼
已骈集聚观于此。众僧环列，金盘、紫幞、方座、
香盘、频伽、磴道、阑槛等准备停当，锦绣檐褥也
是精巧奇绝。在锣鼓声、灯烛的照应下，浴佛活

动正式开始。先是迎金佛，一手指天，一手指地，
高二尺许。置于金盘中，然后众僧开始宣扬佛
事，士女祈恩福。后揭去紫幞，现饰以金宝的九
龙，五色香水从高处落入盘中，待盘水满盈时，则
大德僧开始举长柄金杓挹水灌佛顶。待浴佛后，
观看的士庶百姓请求以浴佛水带回饮漱。④ 寺庙
内举行的仪式活动向士庶民众开放，允许民众观
看参与。

僧侣走出寺庙宗教空间，进入世俗空间进行
宗教活动。宋代刘斧《青琐高议》曾对僧侣的世
俗行为加以尖锐批评：“今人释子，皆以势力相
尚，奔走富贵之门。岁时伏腊、朔望庆吊，唯恐居
后，遇贫贱虽道途，曾不回顾。”［１４］（Ｐ．１０２４）民间也
乐于在重要时节或重大事件邀请僧尼诵经醮斋。
“傥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生辰忌日，欲设斋僧
尼道士，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
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道士僧人，罗立会聚，
候人请唤，谓之‘罗斋’。”［８］（ＰＰ．４１３－４１４）十二月二
十四日“交年”⑤夜间请僧侣诵经念咒，“每岁十二
月二十四日新旧更易，皆焚纸币，诵道佛经咒，以
送故迎新，而为禳祈云”。［５］（Ｐ．４３１）《东京梦华录》
亦载：“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８］
（Ｐ．９４３）汴京的寺观，亦在岁除日设汤馔待宾客及
信众，俗谓“浴残年”，“在京寺观，以除日多燂汤
馔食，以召宾客，谓之‘浴残年’”，［５］（Ｐ．４４２）与世俗
之除旧迎新意义同。

到了南宋，僧侣走出寺庙宗教空间，走向社
会世俗空间的现象增多，如沿街遍往贵家富室行
“浴佛”仪式，求施利。“四月八日为佛诞日，诸寺
院各有浴佛会。僧尼辈竞以小盆贮铜像，浸以糖

①

②

③

④

⑤

《岁时广记》卷３５“遗亲识”条引《岁时杂记》，第３９０页。《东京
梦华录》卷８亦有载：“以粉作狮子蛮王之状，置于糕上，谓之
‘狮蛮’。”

分别见蔡絛《铁围山丛谈》卷４，《宋元笔记小说大观》第３册，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３０４８页。孟元老著、伊永文笺
注《东京梦华录笺注》卷６《十四日车驾幸五岳观》，北京：中华书
局，２００６年，第５８４页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６８“大中祥符元年正月辛卯”条：先
是，更置登闻鼓院及检院，禁民越诉。有司以国家既受瑞行庆，

会上元车驾出游，诉事希恩甚重，有司以违制论，悉从徒坐。上
悯愚民不晓科禁，辛卯，诏自今邀车驾越诉者，令有司告谕而宽
其罚。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２４页。

金盈之《醉翁谈录·京城风俗记》内容皆为北宋东京民俗风貌，

并非金盈之亲历所闻所见。详见董德英《金盈之〈醉翁谈录·

京城风俗记〉抄录吕希哲〈岁时杂记〉考辨》，《古籍整理研究学
刊》，２０１６年第３期，第６－１３页。

十二月二十四日俗为“交年”，即“小年夜”，又叫“小节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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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覆以花棚，铙钹交迎，遍往邸第富室，以小杓
浇灌，以求施利。”［１５］（Ｐ．７９）浴佛活动也进入了城
市生活空间，市民宅院亦铺席浴佛求化。“诸尼
寺僧门桌上札花亭子并花屋，内以沙罗盛金佛一
尊，坐于沙罗内香水中，扛抬于市中。宅院铺席
诸人浴佛求化。”［１６］（ＰＰ．９－１０）明朝初年规定仅允
许瑜伽教僧人即“赴应僧”出入世俗之家，其它禅
僧、讲僧禁止到俗人之家。这些限制政策，本身
即说明僧、俗交往已经很密切。

（四）节日“礼物”赠送
佛教节日活动中常施物，拉近与民众的距

离，“四月八日佛生日，十大禅院各有浴佛斋会，
煎香药、糖水相遗，名曰‘浴佛水’”［８］（Ｐ．７４９）。五
月五 日 端 午 节，在 京 僧 寺 “惟 送 团 粽 扇
子”［５］（Ｐ．２５４）。夏至时僧家作净饮分送僧众及施
主，“江东僧以夏至日作净馔，送檀越家”［５］（Ｐ．
２８０）。十月朔，“在京僧寺以薪炭出于檀施。是
日，必开炉，上堂作斋会”［５］（Ｐ．４０５）。腊八日，寺僧
煮腊八粥供众，“诸大寺作浴佛会，并送七宝五味
粥与门徒，谓之腊八粥”①，陆游《十二月八日步至
西村》诗描写了浙江农村佛家施腊八粥习俗：“今
朝佛粥更相馈，更觉江村节物新。”［１７］（Ｐ．１８４７）寺庙
腊月初八煮腊八粥，供佛、僧侣自食、分送施主，
或沿门散给民众，用以结缘。腊八日还有制药传
统，佛家亦于腊日送口脂、面药等药物于施主，来
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礼物的物质外壳里面包含了许多情感信息，
礼物是人与人之间复杂关系的一种交接媒介与
情感沟通方式。法国人类学家马塞尔·莫斯
（Ｍａｒｃｅｌ　Ｍａｕｓｓ）在《论礼物》中说“在人们收受和
交换的礼物中，具有约束力的是，所收受的物品
不是僵死的”［１８］（Ｐ．１８６），随着佛教节日和佛教元
素融入节日生活，许多佛教节日已成为中华民族
传统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佛教因素与民
众的节日生活相融合，既丰富了节日生活内容，
也使佛教得以持续生存与发展。

二、儒、佛、道共处同一个节日时空

宋代宗教节日生活丰富多彩，节日的宗教色
彩浓厚，宗教元素也渗入一些传统世俗节日生活
中，宗教以一种积极主动的姿态拓展其生存的土
壤，成为民众节日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宋代节日生活中，常常可看到儒、释、道三
教思想并存于节日的空间与生活，各行其事，儒、

佛、道及人家各自举行相应节日仪式与活动，这
既是一种宗教现象，也体现了他们在节日生活中
的共存与彼此的张力排斥。上元天官赐福与佛
教燃灯习俗的融合，中元节道家作斋醮超度亡
灵，僧寺解夏、做盂兰盆斋救倒悬，儒家尊孝敬
亲，普通民众报秋收、祭祖先等。儒、释、道三教
一方面用心经营着各自的宗教节日，同时也积极
参与一些世俗节日活动，或向世俗民众开放宗教
空间，以主动姿态适应社会发展。三教共处同一
个节日时空，并不意味着各自放弃了门户之见，

而是通过举行相应的仪式与活动，实现维护社会
道德、劝人向善等宗教伦理功能上的归一，“三教
虽殊，同归于善”，尽管儒家伦理仍占据主导地
位。

正月十五上元节为道教最为隆重的节日之
一，“道家以正月十五日为上元”［５］（Ｐ．９５），与七月
十五中元节，十月十五下元节合称“三元”。“三
元”祭享“天地水”三官，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
官解厄。上元是天官赐福之时，要举行相应的仪
式活动，《梦粱录》载：“正月十五日元夕节，乃上
元天官赐福之辰”［９］（Ｐ．３），上元天官赐福与民间求
福相应，使道教上元节与民间正月十五节俗融合
起来。上元亦祀太一神，仁宗、神宗等不同帝王
在不同时期命辅臣诣太一焚香。正月十五元宵
节也有鲜明佛教色彩，神仙故事、佛教人物形象，

文殊、普贤两位菩萨，跨狮子白象、手指内五道出
水等均与佛经佛事有关。许多佛教元素融入节
日生活，佛道二教融合的上元节与儒家得民心、

顺民意思想相融合。

农历七月十五既是道教的中元节，也是佛教
的“解夏”“僧自恣日”与“盂兰盆节”，同时也是儒
家祭祀祖先的重要日子。儒、佛、道三教共处于
七月十五这个节日时空，各自扮演着自己的宗教
角色，举行着相应的节日仪式和活动。南宋周密
在《武林旧事》载：“七月十五日，道家谓之‘中元
节’，各有斋醮等会；僧寺则于此日作盂兰盆斋；

而人家亦以此日祀先，例用新米、新酱、冥衣、时
果、彩缎、面棋，而茹素者几十八九，屠门为之罢
市焉。”［１５］（Ｐ．８６）道家于此日作斋醮超度亡灵，僧

①分别见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１０《十二月》，第２４９页；吴自牧
《梦粱录》卷６“十二月”；周密《武林旧事》卷３“岁晚节物”；俞希
鲁《（至顺）镇江志》卷３，清嘉庆宛委别藏本；明人陈耀文《天中
记》卷５（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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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于此日作盂兰盆斋，将以盆供僧超度先亡，扩
大到超度亡灵，祭鬼，宋徽宗时还利用佛经为阵
亡将士超度亡魂；民众于此日祭祖先，报秋成，此
日饮食以素食为主，屠门肉市此日皆罢。佛道存
于节日时空，体现佛道二教对节日活动的利用，
也使各自的宗教思想进一步宣传与普及。甚至
一些节日杂剧表演中也可寻觅到儒、释、道三教
的影踪。每到农历七月十五，佛弟子们恪守佛
制，举行盂兰盆会，打斋供僧，以此功德回向，祈
愿现世父母消灾延寿、七世父母脱离恶道。七月
十五的“解夏”“盂兰盆会”的追荐祖先恰与儒家
的尊老敬祖的观念相吻合，佛家劝善、戒律与儒
家伦理道德相调和，从而得到了政治上的有力支
持，也迎合了教化民众之目的，并为民众所接受。
佛教宣扬忠孝，看似是对儒家政治和伦理原则的
屈服，实际上正因为如此，才为王权政治所包容，
受到世俗信众支持。［１９］（ＰＰ．７４－７５）这也是外来宗
教之所以能深入中国人内心、浸透中国社会所体
现的丧葬与追荐两个层面的功用［２０］（Ｐ．２７３），既体
现了佛教与儒家的有意融合，也体现了佛教借助
节日趋向世俗化、民间化。再如年节，作为最重
大的节日活动：儒佛道均举行相应的节日活动，
“僧家以冬年为俗节，唯重解、结夏日为受岁，又
以一夏为一腊。冬、正日，在京寺院常作大斋会，
不受贺。禅老又颂云：‘众人皆拜岁，山僧不贺
年。孟春寒犹在，日月几曾迁’，大率以斋会为
重。”［５］（Ｐ．７０）

从这些宗教节日生活来看，许多宗教节日可
能在起源上源自某一宗教活动，但在后世的发展
过程中往往出现多教共享一节的现象，不同宗教
在同一个时期在各自的宗教空间内举行相应仪
式与活动，许多民众也无明确的宗教意识，也无
需明确表明信仰哪一宗教，他们的宗教信仰是现
实的、实用的，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无事不登三
宝殿”“临时抱佛脚”“有求必应”是民众信仰生活
的写照，尽管在宋代寺庙道观相对来说还明显区
分，但在民众的具体信仰生活及意识内不同宗教
共处于他们的信仰世界，这一方面是多教一节作
用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民众精神信仰需求的推
动。人们在这些时间关点，通过举行祭祀活动，
酬神敬祖，谢天敬地，感谢神灵对过去生活的恩
佑，也祈祝神灵对未来一如既往的保护，人们在
节日当中的信仰活动既有虔诚的一面，也有实用
功利的一面，即希望通过自己的祭拜和祷祝来承

继美好，改变不足，在辞旧迎新中迎接未来的美
好。

许多宗教节日习俗多以儒家思想文化为主
体，融合了道家文化，吸纳了古代丝绸之路而来
的佛教习俗等异域特色，经过两汉、南北朝、隋唐
时期不断融会凝结，至宋代形成多彩宗教节日习
俗。宋代儒释道三教义理在新的社会环境中，为
了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趋向包容与融合，无论
从外部事功、仪式活动，还是内心修养，都出现了
多层面的融合。

三、神圣与世俗的双向构建

涂尔干（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１８５８－１９１７）将整
个世界划分为神圣与世俗，认为宗教是神话、教
义、仪式和仪典所组成的或多或少有些复杂的体
系。宗教节日与宗教活动尤其注重仪式，注重教
义宣扬。宗教是神圣的，信仰表现了神圣与世俗
的关系，仪式是宗教行为准则，信仰与仪式即宗
教思想和行为。［２１］（ＰＰ．４４－５０）佛教具有与世俗事
物、世俗世界不同的神话、传说、信仰、教义与仪
式。普通民众在参与神圣佛教仪式与活动的过
程中，通过在宗教空间、宗教活动中倾诉祈愿，依
赖宗教满足他们的愿望。同时宗教也需要信众
的参与，接受信众的供奉、祭祀和跪拜，宗教与民
众之间存在着相互依赖关系。在宗教节日或节
日的宗教活动中，神圣与世俗进行了相互交融，
一方面世俗民众进入了宗教神圣场所，接受宗教
的洗礼，由世俗生活与日常生活进入宗教的神圣
时刻，暂时与过去的世俗生活相隔离；另一方面
宗教空间与宗教活动接纳了世俗民众，邀请民众
观看或参与宗教节日活动，同时宗教人士与相关
宗教活动走出宗教空间，走进普通民众生活，施
行相关宗教活动。

（一）佛教节日生活由神圣向世俗转变
宋代佛教在保持其相对神圣的面貌时，也以

世俗化的方式开放其宗教空间，允许士庶民众观
看宗教仪式与活动。佛教信仰与仪式只对僧人
和信众有着神圣性，这些仪式与节日活动更多地
构成一种文化资源，吸引着众多的信仰者。民众
可以在此宗教空间内烧香默拜，还可进行寺庙道
观园林的游玩。围绕着寺庙道观形成节日集会，
包括商贸、演出、游玩、祭拜等，融“神祀货艺”于
一体。这对节日参与者来说更有吸引力，而宗教
仪式的行为准则规范与教化功能的神圣性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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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活动空间逐渐扩大，由寺院内的宗教活
动扩大到社会空间内举行佛事活动，宗教仪式与
活动深入到社会世俗生活，佛教人员的活动与身
份也逐渐世俗化，如四月初八僧侣走出寺院进行
浴佛活动，七月十五市民人家在自家院落置孟兰
盆节，借佛教活动进行祭祖尝秋。民间葬礼，也
往往“丧家命僧道诵经，设斋作醮，作佛事，曰资
冥福也。出葬用以导引”。［４］（Ｐ．４６０６）

一些宗教场所周边带有商业化的特点，北宋
城市的商业与娱乐往往聚集于佛寺外围市场。
如北宋东京大相国寺濒临汴河，位于东京繁华地
带，游人盛多，场院宽敞，于是“每月朔望、三八日
即开，伎巧百工列肆，罔有不集，四方珍果之物悉
萃其间”［２２］（Ｐ．８８），形成重要的商品交易场所。寺
内立佛塔，供罗汉、佛牙，有僧官行佛事，大殿内
有国朝名公笔迹及佛家画像及佛教人物塑像。
［８］（ＰＰ．２８８－２８９）外在空间一派世俗交易景象，其宗
教神圣空间与大殿外的世俗交易空间相互共存
一时。除了宗教活动，宗教空间亦成为人们休闲
旅游的好去处，这使宗教场所的世俗化色彩愈发
浓厚。汴京的佛寺、道观很多，且多配有园林小
景，园池融合，并在节日或一定时期内对市民开
放。宗教场所的辉煌和气势成为民众旅游的热
门选择。大寺院也是民众文化休闲的好去处，寺
院戏场既有招徕看客，聚敛财富之现实生存目
的，也有主动满足群众文化娱乐需要，适应社会
世俗生活之目的［２３］（Ｐ．３４），节日、宗教与庙会相结
合。

节日提供给人们一个狂欢的时空环境，人们
在狂欢热闹的气氛下将平时压积的不满暂时释
放。皮泊（Ｐｉｅｐｅｒ）称“节日庆祝仪式为：那些一直
存在着的在平日积累的对世界的赞同出于特定
的原因通过不同常日的方式去庆祝”［２４］（Ｐ．３）；巴
赫金认为节日仿佛把整个带有所有禁忌的正规
的系统和等级限制在一定的时间内解除了效力。
在一个短时间内，生活偏离了普遍存在的、法定
的和神圣的轨道，进入乌托邦式的自由世界。［２５］

（二）节日生活中神圣与世俗的双向过渡
节日生活是神圣与世俗间之作用与反作

用［２６］（Ｐ．５），在佛教节日世俗的过程中，佛教因素
渗透进民众的节日生活，同时也完成了节日生活
的再神圣过程，即节日生活中神圣与世俗双向构
建。节日活动的神圣并非绝对，其神圣性是在特
定时刻特定场景下的界定，节日作为年复一年的

特定时间段，是日常生活被打破之时，民众从日
常生活时空到节日生活时空，从世俗日常生活状
态进入到神圣节日生活状态，过完节后又以一种
全新的状态重新回归世俗社会与生活，体现了节
日生活由世俗向神圣再向世俗的转变，即经历了
范热内普所说的分隔、边缘与聚合过程，并伴有
相应的过渡礼仪。节日与日常暂时分割，其边缘
期因族群差异而期限不同，有些可能是一天、几
天、一周或整月，［２６］（Ｐ．１７８）如年节是中国最为隆
重也是时间最长的节日。

佛教节日生活中教徒和信众必须遵守一系
列阈限前约束，从而离开平凡世界，聚合入神圣
世界。在佛教仪式与活动，除了外部标志（如佩
戴护身符、念珠、仪式需要的道具），还要遵守各
种禁忌（如禁忌肉食、苦行修炼、禁欲等）。尤其
信众来到宗教场所，与世俗生活的分隔，到达圣
地时，则举行相应的朝圣礼仪，向神圣聚合，仪式
结束，则是与神圣分隔，再聚合入社会和家庭生
活的礼仪。重新聚合入世俗生活，经历了“神圣
色彩”的重构，完成了一次神圣之旅。宋代佛教
节日活动在走向世俗化的过程中，也实现了世俗
生活神圣化的过程。涉及在其它节日中，也是世
俗生活在节日期间的神圣化，节日期间有许多仪
式、禁忌与信仰，也有许多秩序的错乱与“乱象”
的狂欢，通过举行节日仪式与活动，民众从烦琐
日常生活中暂时脱离出来，在神圣的节日期间庆
贺、祭祀、祈祷、狂欢等，节后民众带着神圣的精
神和力量重新进入世俗日常生活，开启了一段新
的生活征程。

世俗世界与神圣世间之间不存在兼容，以致
个体从一世界过渡（ｐａｓｓａｇｅ）到另一世界时，非经
过一中间阶段不可。［２７］（Ｐ．４）在节日期间，信众个
体经历了分隔、边缘与聚合的过程，佛教节日活
动也经历了由神圣向世俗的发展走向，同时世俗
生活也经过节日神圣化，节日生活也借助这些宗
教节日与仪式活动，蒙上了一层“神圣”的面纱，
增添了节日的神圣与庄严，让人们在欢度节日的
同时，也对节日充满了敬畏与期待。

总的来看，节日里的仪式、活动、旅游、贸易、
文艺表演等世俗性活动，是人们物质文化和精神
文化需求的表现，但这些世俗活动，并没有对僧
侣的主体角色及寺院的信仰中心地位产生动摇。
相反，佛教通过宗教节日和节日中佛教因素的扩
展，寻求适应社会发展的合适土壤继续生存。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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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佛教节日生活与宗教空间相互吸收与利用，体
现了“神圣”与“世俗”的双重构建。“神圣”的信
仰、仪式与民众的世俗参与，神圣空间与世俗世
界相融，即体现了宗教的尊严与权威，也体现了
宗教的世俗化和平民化倾向。这些神圣宗教空
间与帝王、官员、民众的节日生活相互融合，既体
现了宗教的世俗化，也使节日生活蒙上了浓重的
宗教信仰色彩，宗教与节日就在特殊的时空环境
下共同演绎着“神圣”与“世俗”的双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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